
39

李保国：太行山上的新愚公
□翟英琴

最后的冬天
□靳军

42

连载连载 专题部主办 E-mail:bdwbxs@126.com
责编:李萌 电话:3092075
2023年5月20日 星期六

晚报官方微博地址：http://weibo.com/bdwbbjb A11

40

李保国：太行山上的新愚公
□翟英琴

最后的冬天
□靳军

43

看到他们俩，人们就会想到“凤凰
于飞”，这个词用在他们夫妇身上再恰
当不过。平时，李保国开车，郭素萍就
坐在副驾驶座上为他接打电话，查询
资料，打理其他的事务，开车开得乏
了，郭素萍就为李保国冲上一杯咖啡
提神。有时候走得太累了，他们就在
车上打个盹，喝口水，啃上一块面包。

听过李保国唱歌的人都说他唱
歌好听，腔是腔，调是调，有时候还唱
得荡气回肠。他最喜欢唱的是《流浪
歌》，有兴致的时候会在车上唱给郭
素萍听。

“流浪的人在外想念你，亲爱的
妈妈。流浪的脚步走遍天涯，没有一
个家……”

在太行山中“流浪”的李保国会
时不时想起妈妈。岁月早已模糊了
生身母亲的容颜，但他不忘她的生养
之恩。他跟继母相处得也很好，不是
亲生，胜似亲生，他牵挂着继母，继母
也牵挂着他。

李保国就像一个流浪者，从家到
课堂，从课堂到基地，再从一个基地
到另一个基地……跟流浪者不同的
是，他有家，而且有三个他深爱的家。

李保国多么希望自己能走遍天
涯，所到之处都绿树成荫，硕果累累，
人们都有幸福的笑颜。

祝你生日快乐

农历正月初五俗称“破
五”，这一天，民间有一种风

俗叫作“赶五穷”，即赶走智穷、学穷、
文穷、命穷、交穷。跟赶五穷相对应
的就是迎财神，所以还有一种说法，
说正月初五是财神的生日。人们在
财神生日到来的前一天晚上置办酒
席，为财神庆贺生辰。

翻看古老的中国年俗资料就会
发现，正月初四也是很有讲究的。晋
人董勋在《问礼俗》中写道：“正月一
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猪，四日
为羊，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
人。正旦画鸡于门，七日贴人于
帐。”这是有关女娲创世神话的记
载。在神话中，正月初四被称作“羊
日”，是“三羊( 阳) 开泰”的意思，
是吉祥的象征，也是恭迎灶神回民
间的日子。

这些美丽的传说表达了中国劳
动人民迎祥纳福的美好愿望。

李保国就是正月初四出生的。
在他小时候，村里的婶子大妈们都说
他的生日好，是个小财神，能给人们
带来吉祥和财富。但是李保国从来
没把自己的生日当回事，尤其是长大
成人之后，更是从未过过生日。他不
但不为自己庆贺生日，也不为家人过
生日。

某一天快中午的时候，郭素萍回
到家，看到李保国在批改学生的论
文，就说：“咱们今天吃面条吧。”

“吃什么面条？我蒸了米饭。”李
保国头也不抬地说。他的眼睛专注
地盯着论文，边看边批写评语。

厨房里已经米香四溢，郭素萍只
好说：“你们吃吧，别等我。今天正好
清闲，我去逛逛街。”说着就拎着包下
了楼。

不一会儿，儿子东奇回到家。
“我妈呢？”他问。
“去逛街了，中午不回来吃饭。”

李保国还在看学生的论文，“咱们随
便吃点吧，我蒸了米饭。”李东奇无奈
地看着爸爸说：“今天是我妈生日！”

“哦……”李保国不好意思地说，
“我给忘了。”

外表看起来大大咧咧的李保国，
内心也有细腻的一面。他下定决心
要记住妻子的生日，给她一份来自丈
夫的爱与温暖。

第二年的11月22日，一大早，
郭素萍就收到一条短信：“祝你生日
快乐！”她一看，短信是丈夫李保国发
来的。她莫名其妙地看着李保国，而
李保国在那边面露喜色，好像在等着
妻子的表扬。

“我是农历十一月二十二生日，
不是阳历。”郭素萍哭笑不得地说，

“我啥时候过过阳历生日？”
“啊？哈哈哈，我给记混了。”李

保国顿时觉得很不好意思，忙笑着掩
饰内心的尴尬。

这次受窘之后，李保国干脆放弃
记住妻子生日的想法，把每一天都用
在更有价值的事情上。好在郭素萍

并不在意这些。
整天忙忙碌碌的李保

国，还经常忘记休息日和节假日。
有一次，李保国要带着几名研究

生去平山县葫芦峪现代农业产业园
区实习。他抄起电话给园区负责技
术的聂建英打过去：“喂，建英啊，明
天上午10点，我带着学生到葫芦峪，
等着我。”

聂建英有些迟疑，吞吞吐吐地
说：“过两天再来不行吗？”

“怎么？不欢迎？”李保国有点纳
闷。他的团队，人们从来都是争抢着
邀请的，聂建英这是怎么了？

“不是不欢迎……就是……”聂
建英虽然有点犹豫，还是说，“明天来
吧，我等你们。”

放下电话，李保国心里犯了嘀
咕，一向痛快的聂建英今天这是怎么
了？

李保国走出办公室，在校门口遇
到张老师。张老师笑着说：“李老师，
周六又加班啊？”

“啊？今天是周六啊？！怪不得
办公楼里静悄悄的。”李保国顿时明
白聂建英为什么吞吞吐吐了。

李保国回到家，对郭素萍说：“快
收拾收拾，明天去葫芦峪！”

郭素萍愣住了：“今天是八月十
四，明天就是中秋节，过两天去不行
吗？”

“哪儿有那么多讲究？我的日程都
排满了，一改就乱套。快去收拾行李
吧！在核桃园里过中秋，不是更有诗
意吗？”李保国讨好般地看着郭素萍。

“什么？”
“他说，什么叫领导艺术？其核

心就是不能和下属离太近了。有距
离才会产生神秘感，有神秘感才会使
部下不知深浅而产生权威感。否则，
光有尊敬是不够的，尊敬背后没有了
敬畏，这尊敬就显得太没分量。作为
领导，最忌讳的就是被别人一眼看
穿，轻易被别人把握住内心。”

“老兄，我怎么听这话，脊梁沟里
都发瘆。”

“你先别瘆，人家还说了，作为领
导，不轻易流露自己的欲望和意图，
才能窥视部下于明处，而部下则无从
得知领导的意图，就无法钻空子。这
种说法看起来不够光明正大，但在官
场实践中却很管用。有人把这叫‘权
术’，实际上这是从政者的政治智
慧。所以，老弟，你以后和他打交道，
要多长个心眼才是。哎，对了，我先
说好，这话也就咱老哥俩在这儿说
说，出了这个门我可不认。”

“老兄你这是骂我啊，我是那种
人吗？”

“虽说如此，可是咱摊上这么个
领导，你就得认。俗话说，干活不为
东，等于无用功。你还真就脱不开他
的领导。”

“我脱不开，也没想脱，我只求老
兄你告诉我一个招，既把事办了还得
让王乡长高兴。”

“没别的好法儿——多请示，勤
汇报。”吴江说，“好了老弟，我先走一

步，把征兵的事安排一下，今儿我得
早点回家。你老嫂这两天因为儿媳
妇嫌她没文化不让她带孙子，正闹气
哪。你说这女人真是骨头贱，就是闲
不住。”

“呵呵，理解理解，你忙你的，这
儿的事我来安排。”

送走吴江，郑健呆呆地愣了老半
天才回过神来。他把组织干事小刘
叫到办公室：“志宏，明天三个片儿各
有一个村开始村民代表的选举。你
今天把票赶制出来，要严格控制张
数，亲自送到各片儿长手里。完事后
把底稿删除。”

“明白，放心吧，郑书记，我这就
去办。”

（3）窃听败露

任贵这人心眼实得能气死棒槌，
每晚都坚持到李凤华送走最后一拨
串门的，黑了灯，他才悄没声息地回
到炕上。

青草胃不好，身子骨差，耳朵却
极好使，几乎每次他回来她都会醒，
然后嘟嘟囔囔说你最近怎么了，老是
出去？有外心了还是嫌我累赘了？
任贵眼皮像灌了铅，哪有心思和她
斗嘴，她嘟囔她的，他早呼呼睡去
了。就是这样，白天一整天他都哈欠
连天……其实这一切对任贵来说真
的算不上什么，最让他感到索然无味
的是，守了这么多天，没意
思透了。

李老太家是老来人，可都是左邻
右舍的老头老太太，他们一来了就开
始打扑克。老人们觉都少，睡得晚，
打扑克拿牌出牌都慢，嘴里除了打出
哪张牌外也唠些别的事，无非就是些
哪家媳妇孝顺不孝顺、哪家老婆子老
头子有福气、儿子出息孙子壮实之类
的家常话。在任贵看来，姚诸葛可能
真的脑子进了水，让他费事八开地听
一群老头老太太嚼这些舌头，他要干
吗，发神经吧？

每天，任贵把这些录音拿给姚诸
葛听时，姚诸葛都笑眯眯地一板一眼
地听完，像是听取军事机密似的，生
怕漏掉一句话。听完通常就一句话：

“不错，挺清楚，继续好好干。”
每次，任贵都想问问宅基的事，

可姚诸葛总是不等他开口就站起来
说有事得急着出去办，他也就只好转
身出门。有一次他鼓了鼓勇气，本打
算说再没信儿就不干了，可一想到那
块地和那20吨水泥，张了张嘴，话到
嘴边又咽了回去。

上午，任贵正在昏昏欲睡时，突
然听到李凤华家热闹起来。隔窗一
望，李老太的三个儿子带着三房儿
媳妇和孙子孙女一大帮一齐赶回了
家。

需要特别交代一下的是，在万家
庄，李凤华的三个儿子可不得了。哥
儿仨多年来一直在北京搞工程，个个
腰缠万贯。可以这么说，万家庄近
20年来在北京做生意的那些人，最

初都是受了这哥儿仨的影响和帮
衬。他们哥儿仨成为万家庄第一批
百万富翁时，其他人还百嘛不是哪。
眼下，他们带出去的人腰都比牛还
粗。

仨儿子也都孝顺，几次轮番劝老
太太去北京享福，无奈老太太铁了心
死活不去。她有她的理：这哪儿是要
我去享福啊，分明是想要我的老命
哪。到了那儿，你们每人一大摊子
事，把我一个老太太留在那个水泥壳
子里，冷了热了的也不敢吹空调，闷
了连个唠嗑的人都没有，憋也得把我
憋死！

后来，仨儿子也不再劝，因为生
意也忙，哥儿仨轮流着隔段时间回
来探望一次，每次都大包小包的一
大堆，吃的喝的用的一应俱全，她自
己哪里用得过来。老太太人缘又
好，就常招呼街坊四邻的老头老太
太来家里坐坐，享用儿子们从京城
带回的茶点，聊聊天打打牌，倒也畅
快。

最近这几年，特别是“八大名狗”
组团以来，在村里闹了个乌烟瘴气。
老太太气不过，当妇救会长的脾气又
上来了，就在闲聊时免不了有些牢
骚。在村里向来是这样，有向灯的，
就有向火的。时间长了，老太太的一
些话就引起了万有粮的注意，起先是
反感，再后来是打击。老太太是村里
的名人，打击她当然不能明
着来，就有了后来的路数。


